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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藕粉火腿饺，资深金迷们一定
印象深刻：这是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
苏州姑娘阿碧用来招待大理国贵客段誉
一行人的一道点心。

我不算最高级别的金迷，可对这道玲
珑的点心亦怀有别样的感情。记得14岁那
年第一回在书里读到它，简直舍不得将视线
从书页上离开，且来重温这段妙语：“到得厅
上，阿碧请各人就座，便有男仆奉上清茶糕
点……四色点心是玫瑰松子糖、茯苓软糕、
翡翠甜饼、藕粉火腿饺，形状精雅，每件糕点
都似不是做来吃的，而是用来玩赏一般。段
誉赞道：这些点心如此精致，味道定是绝美
的了，可是教人又怎舍得张口去吃？阿碧微
笑道：公子只管吃好哉，我们还有。段誉吃
一件赞一件，大快平生……”

那时，对于玫瑰松子糖、茯苓软糕、翡
翠甜饼这几样茶点，欣赏归欣赏，却还不

至于到念念不忘的地步。因为玫瑰松子
糖的滋味我是领略过的，一位老家苏州的
英语老师曾分赠给我这种糖；茯苓软糕虽
没机会尝到，但我吃过茯苓饼，大致猜得
出这糕的滋味；翡翠甜饼同样，想象中应
该跟宜兴老家的青团差不多，只是口感较
青团更有弹性吧。独有这藕粉火腿饺却
令我暗恋了许多年，因为从没机会接触过
这道茶点，也无从想象它究竟怎样做成，
火腿固然可以做饺子馅，但柔若无骨的藕

粉又如何做皮？百思不得其解。
这谜团直到 20多年后才解开。那年

冬天去南浔古镇旅行，在一家古色古香的
餐厅坐下，无意中发现菜单上竟赫然写有
藕粉饺几个字。我不由“啊”了一声，便直
奔收银台请教老板，问他这藕粉饺可是藕
粉火腿饺？老板说，他们的藕粉饺是藕粉
豆沙饺，并非火腿饺。我微感失望，但仍
不死心，又问这藕粉饺到底怎么做的。老
板微微一笑道，就是上好面粉加新鲜藕粉
做饺子皮，猪油豆沙做馅心——听到这里
我恍然大悟，多年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
《天龙八部》里的藕粉火腿饺，显然就是面
粉藕粉二合一皮子包成的火腿馅饺子嘛。
这饺子集火腿之醇、竹笋之鲜、藕粉之清
香于一身，那滋味自然非寻常可比，怪不得
从小锦衣玉食、出身皇族的段誉也对它赞
不绝口。

题图拍摄于清徐县某
村一农户的院子外墙。
初见“ 饼”，暗自思忖：
此为何方美食？翻阅手
机和字典，只见“把、靶、
钯、粑、鲃、疤”等字，唯独
不见“ ”的芳踪。难不
成这种美食就是清徐人
口中的“bā饼”？进店一
看，果然。“bā饼”的正确
写法是“疤饼”。

“疤饼”又名石头饼，
前者因其长相得名，后者
因其制作工具得名。

“疤饼”是山西古老
的风味小吃，历史悠久，
具有明显的古代石烹遗
风，被史学家称为华夏面
食的“活化石”。据《面道
本源》记载，山西民间有

“尧制石饼，面食流芳”的
传说。唐朝时称为石鏊
饼；明清时称天然饼；现
在有的地方称石子馍、沙
子饼等。其用料有白面、
食用油、白糖、鸡蛋及苏
打等。制作时，先将精挑
细选的河卵石放置于铁
鏊中反复搅拌，等小石子
均匀加热后，先舀出一半
放入另一个热鏊中继续
保持温度，余下的一半石
子平摊开来；再将和好的
面擀成直径半尺左右的
薄圆饼坯直接放在小石
子上，将之前舀出的热石
子快速盖在饼坯上慢火
烙烤。熟后的圆饼呈金
黄色，面皮上布满圆形小
坑，状似疤痕，因此得名

“疤饼”。
清徐曾有一古老风

俗：孩子做满月时，外婆
家或亲朋好友总会提一
摞嘎嘣脆的“疤饼”前去
祝贺。在那个食物匮乏
的年代，坐月子的媳妇喝
碗 稀 饭 ，吃 碗 菜 熥“ 疤
饼”，便是一顿营养美食。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
一风俗渐渐消失。但“疤
饼”，这种远古石烹法的

“活化石”，直到今天仍
是人们喜爱的一种风味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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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冬，太原连着下了两场雪。我驱车往村里赶，
去一处我私藏的地方——汾河、潇河交汇处独处。

驶到村外的丁字口，下车，顺着直达汾河坝堰的
那一横步行。松软细腻的雪面上被粗犷地踩下第一
双脚印，就觉得有一些残忍，心中泛起一丝破坏者的
愧疚。嘎吱—嘎吱，雪被踩实的声音，从脚底沿骨骼
传导上来，令人心痒。四望皎白，大片大片的雪花，早
就将秋耕出的一道道长长浅浅的犁辙填满，视野较
往日辽阔了许多。幸有纵横交错的渠堰上栽植的并
不连贯的树，将一望无际的田野分成数十块百米见
方的长格，天地终于出现了尽头。天之蓝、地之黄、
山之青黛……往日村里冬季的主色调，统统消失不
见，一律盖上洁白的棉被，天地混沌为一体。身着一
身深色衣服的我，在雪野里走走停停，如一滴墨点。

雪野连绵不断，一口气冲上汾河坝堰。明明已是
寒冷刺骨的冬季，汾河却没有上冻的迹象，依然荡漾
起细碎微波，大口大口地吞噬着落雪，雪落无痕。

沿坝上北行，路过一处柳树林，因当年栽种过于
密集的缘故，树为了争夺阳光，只知道一味直直地向
上生长，始终没有粗壮起来，阵风吹过，柳干如竹子
般东晃西摇，落在枝上的雪，如雪沙一般撒落，荡起
一团团雪尘。立在雪中，静看雪落，无边的寂静拥着
我。雪其实生下来就不属于都市，而属于村庄，只有
落在村里的雪，才不会被打扰，在岁月里慢慢消融，
无声无息地渗入到地下，最终杳无踪迹。

“帮我照张相吧。”雪野中传来一位老者的声音，
“下雪了，还以为没有人会来这里，没想到还有人
来。”循声望去，才发现在几十米开外的潇河边，站着
一名几与雪野同色的钓翁，脚边一张靠背马扎，斜挑
着几支钓竿，几条鱼线垂入河中，真应了那句话“莫
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接过手机，将他和身后
的水墨画框入屏幕内，摁下快门，一霎间，“孤舟蓑苙
翁，独钓寒江雪”的古意呼之欲出。

辞别钓者往回走，再寻来时的脚印，已快被雪
掩平，留下一串串鞋印状的浅浅雪窝。驱车拐上

“竖钩”，缓缓驶进空深巷静的村子。进到屋里，把
暖风温度调高，沏上一壶茶，温上一壶酒，隔着玻璃
看落雪。风起时，雪花在空中旋几圈，仿佛转晕了
方向，如命运般起起伏伏。慢饮一口热茶，浅酌一
杯温酒，那种雪天里特有的温暖惬意涌上心头。

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丁果仙是晋剧史上第一个
女须生，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她善于吸收前辈艺人
不同风格的唱腔，博采众长，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
她还注意学习名剧种中典雅俊逸的精华，剔除晋剧中
粗俗纷杂的缺点。在道白上，她一改土音而吸收了京
韵，对晋剧是一大改革。经过艺术的再创造，逐渐形
成了嗓音高昂宏亮，刚柔相济，朴实深沉，气息运用自
如，咬字清晰纯正的晋剧须生“丁派”唱腔艺术风格。

1936年，丁果仙赴北平演出，在剧目单上，有一出
名叫《四进士》的戏格外引人注目。这出戏，是两年前
丁果仙用自己的拿手戏晋剧《串龙珠》与京剧著名须
生马连良交换移植过来的。《四进士》是京剧的传统剧
目，影响很大。这次被改编成晋剧的《四进士》再次赴
北平演出，因此在京、晋二剧的行家和爱好者中间引
起极大轰动。尤其是剧中原主角宋士杰的扮演者马
连良先生，更是时刻关注。

有一天，马连良趁丁果仙主演的晋剧《四进士》开
场后，悄悄来到剧场，坐在观众席上，想看一看丁果仙
晋剧版宋士杰的表现。

当戏演到第十一场时，丁果仙饰演的那位耿直热
心的宋士杰，为探询干女儿杨素贞冤案的审理情况，
前往衙门，结果在大街上，恰巧遇到办案的班头丁
旦。按剧本的规定台词，宋士杰应叫一声“丁旦”，然
后再向他打问案子的情况。但丁果仙出场亮相时，无
意中瞥见了台下的马连良，不由暗自一惊，心想：我演
的宋士杰是向马先生学来的，今天在他面前演出，这
不是班门弄斧吗？

丁果仙一慌神，便出现了差错——该她说台词
时，她脱口而出，把“丁旦”叫成了戏中的另一个角色

“二混子”。丁果仙这一声错叫，让台上台下一片愕
然，台上的“丁旦”傻了，台下的观众也愣了：出场的明
明是“丁旦”，宋士杰为啥称他“二混子”呢？一时都不
知怎么是好。当然，在这一刹那，最为紧张的还是丁
果仙，因为她话一出去，就已经意识到念错台词了，造
成了自己平生罕有的舞台差错，怎么办？

在这紧要关头，舞台经验十分丰富的丁果仙急中
生智，突发灵感，有了救场的主意。只见她从容地走
近了丁旦，揉了揉双眼，出人意外而又合乎情理地说
了一句即兴台词：“唷，老汉我老眼昏花，行走匆忙，认
人不真，原来是丁旦娃娃！”这样，一场可能砸锅的演
出危机安然度过了，戏顺利地演下来。台上台下，都
对丁果仙的出色演技暗暗叫好。

演出结束后，不知就里的马连良来到后台还对丁
果仙说：“戏演得很好！尤其是宋士杰同丁旦路遇的
那个‘关子’卖得好！既突出了宋士杰的年老，又符合
宋士杰当时心怀急事，忧心忡忡，神思恍惚的实际情
态。”丁果仙听完马连良的夸奖，哈哈大笑，风趣地说：

“好我的老爷子，那个‘关子’是您把我给吓出来的
呀！”

弄清原委后，马连良说，丁果仙的因错出巧，看似
灵感之偶发，实有情理之使然。倘不是对宋士杰这个
角色的年龄、身份和特定心理状态早已了然于胸，体
察入微，那么在急遽的舞台瞬间，面对失误，就绝不会
蹦出那样一句契合人物面貌、合乎剧情发展的巧妙台
词来。

丁果仙听后深受鼓舞，为了感谢马连良先生对自
己的指教，也为了纪念这次“事故”，此后在演出晋剧
《四进士》时，丁果仙就把因错而得的巧，保留下来，成
为她的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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